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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铁霖曾在一次采访中
言明了自己对教育的态度：

“很多人问我收哪个关门弟
子，我说我没有关门弟子，我
的门永远不关。我能教音乐
的一天就尽量教，事业我会
进 行 到 底 ，没 有 到 头 的 时
候。”

他的确为声乐教育贡献
了一生，直到生命的尾声仍
在为声乐教育事业而奔走。
据悉，金铁霖原计划在本月
来到广州，出席第八届全国
高等艺术院校中国声乐展演
暨第十届中国声乐论坛，并
为“广州市文化艺术名家金
铁霖、马秋华工作室”揭幕。

柏林林透露，金铁霖、马
秋华工作室坐落在珠江钢琴
创梦园，已经装修完毕，“老

师喜欢广州，也常来广州。
以前金钟奖落户广州的时
候，每一届他都来，刚开始是
当评委，后来做监审。今年，
他决定在广州开设工作室；
并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国
声乐展演带到广州来”。金
铁霖教育出不少歌唱名家和
声乐教育名家，该工作室原
计划每个月邀请他的弟子前
来做学术交流，促进广州的
艺术教育学科建设。

“巨匠的陨落是声乐界
的巨大损失。他为当代中国
声乐人才培养、教材建设、理
论构筑等作出了卓越的成
就。”柏林林表示，“他用另一
种方式与我们同在：他的教
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我们会
传承下去。”

他独创“金氏唱法”、学生遍布半个歌坛

造星大师金铁霖 李谷一悼念金铁霖：
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11 月 15 日晚，歌唱家
李谷一在知乎平台发文悼
念金铁霖，称“金铁霖先生
是我的‘良师益友’”。

李谷一表示：“我与金
铁 霖 已 经 很 久 没 有 联 系
了，上次与他见面是很多
年 前 音 协 一 起 开 会 的 时
候。他在民族声乐教学上
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音乐
老师！他为中国的民族声
乐教学和歌唱艺术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一位
了 不 起 的 声 乐 教 育 艺 术
家！金铁霖先生千古，一
路走好！”

1967 年，23 岁的李谷
一师从大自己 4 岁的金铁
霖学习歌唱，曾笑称自己
是“金氏教学法”实验第一
人。两人在朝夕相处的学
习中，互相欣赏，从师生情
升华为爱情，不久就步入
婚姻殿堂。遗憾的是这段
婚姻没能走到尽头。

（邵梓恒）

祖海和戴玉强
悼念恩师

11 月 15 日晚，歌手祖
海在知乎平台发文悼念恩
师金铁霖。

祖海发文称：“我最敬
爱的老师金老师离开我们
了，简直不敢相信是事实，
此 刻 有 太 多 的 话 哽 咽 在
喉，悲痛在心。想起老师
给我上声乐课，每次演唱
会的辅导，恍如昨日历历
在目。能成为您的学生是
我的骄傲，您的恩情和教
诲让我永生难忘。天堂没
有病痛，愿我的恩师一路
走好。”

金铁霖的学生、著名
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也通
过视频透露，自己“第一时
间赶到了现场”。他表示
金铁霖走得很安详，在当
天早上起床后，吃了东西，

“然后靠在床上打了个盹
儿，于是乎就走了”。

1940 年，金铁霖出生在
哈尔滨。虽然家人都是医生，
他却独爱音乐。1960 年，金
铁霖考入当时全国最高音乐
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成为
整个长春考区唯一被录取的
考生。从此，他与中国声乐结
下了不解之缘。

在中央音乐学院，金铁霖
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
196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乐团，
他成为了一名职业的歌唱演
员，求学和舞台的经历，为金
铁霖打下了过硬的声乐基
础。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他投身声乐教育领域：1981年
进入中国音乐学院任教，1985
年起先后担任声乐系副主任、
声乐系主任，1996 年至 2009
年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金铁霖在大学时已经展露
出声乐教学的特长——他特别
善于观察和分析身边同学或某
个声乐演员的唱法。多年后，
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对
声乐教学有着天生的兴趣：“我
是唱男高音的，但不管是男声、
女声，高音、中音还是低音，我
都喜欢听，很喜欢琢磨不同唱
法的演唱技巧，我对这个特别
感兴趣，后来就从事了老师的
工作，我就把它当作自己生活
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过去数十年来，金铁霖极
大推动了中国民族声乐的理
论化和体系化。他首先提出
了中国民族声乐应具有“科学
性、民 族 性、艺 术 性、时 代
性”，给我国民族声乐教育以
崭新的学术定位并作为民族
声乐发展的方向；他创建的民
族声乐“七字标准”（即“声、
情、字、味、表、养、象”），为民
族声乐人才的选拔、培养及民
族声乐比赛的评判奠定了客
观的标准。

在多年的舞台和教学实
践中，金铁霖总结出一套融
合中西方发声方式的“金氏
唱法”，培养出宋祖英、戴玉
强、吴碧霞等多位歌唱家，让
中国歌坛星光熠熠。同时，
还有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
走上教书育人之路，将金铁
霖的声乐理念、教育思想传
承下去。

金铁霖的学生、星海音
乐学院民族声乐系教授柏林
林对记者回忆道，她在 1994
年成为金铁霖的学生，师生
情谊延续了近三十年，“我跟
老师学习了三个月，他对我
说：‘你不光对自己的声音感
兴趣，也对别人的声音感兴
趣 ，你 非 常 适 合 当 声 乐 老
师。’他不光教你声乐方面的
技术，而且对每个学生的性
格、特长都看得很清楚，是个
有大智慧的教育家。后来我

在2006年到了星海音乐学院
当老师，也是完成了老师对
我的期许”。

在柏林林看来，金铁霖
是个亲切、尽责的好老师，对
中国声乐充满热忱。他的言
传身教，至今仍深深地影响
着他的学生。“我跟金老师第
一次见面在 1993 年的广州，
我是羊城音乐花会的选手，
他是评委。比赛后，我跟老
师说‘我特别渴望到北京跟
您学习’，他一点架子都没
有，把家庭电话和手机号码
都留给我。到了 1994 年，我
就到了北京跟他学习。”柏林
林回忆，“金老师经常跟我们
说，要好好唱歌、好好做人、
好好工作，多为国家培养人
才。他始终觉得，要在有限
的时间里为中国的民族声乐
体系、为中国歌坛多多贡献
自己的才华。”

11 月 15日，中国音乐学院发布讣告称，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原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 11月 15日
11时2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出生于医生世家，却从小对音乐情有独钟；自1960年以优异成绩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以来，金铁霖的一生就与中国声乐紧密相连。他不
仅是歌唱大家，更是教育大家。从教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民族声乐教
学进行了有益探索，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民族唱法的教学道路，更
是培养出李谷一、戴玉强、吴碧霞等著名歌唱家，以及许多活跃在教育
一线的声乐教学人才。金铁霖逝世后，李谷一、冯远征、祖海、尚雯婕
等金铁霖的好友和学生均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这位良师益友。

为 奉献一生声乐教育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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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生出感慨，想到人生的角色易换，
想到自己置身的生活也似那辆公共汽车

白日梦 □周实

生命的张力(外一章)

给子孙留什么？ □吴玲瑶[美国]

身教及言教，才是儿孙一辈子受用不尽的财宝

绿色田野、岛屿高楼，这是
南沙明珠湾区的两个场景，隔着
一条蕉门河。一边是种植水稻
和观赏植物的农业公园，一边是
雨后春笋般高楼林立的横沥岛
尖。它们就这样对峙着，匍匐与
昂头，各自召唤生命的张力。

秋风稻浪

绿野田畴，流云飞逝。
秋阳中，一株株稻穗抬头向

上，舒展着腰身；千万株稻穗你
追我赶，挺起了脊梁。

只有那些流浪的稗草在稻
田里羞涩，寂寞的影子和忧伤的
表情，零落成泥。

一阵秋风，金黄色的稻浪在
大地上摇曳、翻滚。

几只蜻蜓 ，飞旋着翅膀打
转，不疾不徐。

一些蚂蚱，用带刺的六只脚
紧紧抓住洒满秋阳的稻穗，随风
起舞。

秋风沉醉的假日，惹得一些
城里人，开着小车、牵着孩子、拿
着手机，在金色的海洋中欢笑、
拍照……谁的家园在稻浪中安
坐如磐?

总有清脆的鸟鸣在树枝上
啼啭；总有辛勤的汗水在烈日下
挥洒；总有心仪的姑娘在稻田里
笑看斜阳。

蹲在田埂，抚摸稻穗，烈日

下一株株稻穗垂下高贵的头颅，
弯下了腰身。

尘世间所有饱满的稻穗都
弯腰、屈身、低头，它们安静、圆
润又谦逊。

多像中年的你我！此刻，我
的心不再辽阔，只有倾听。

一阵风又一阵风，掀起金黄
的稻浪。

这耀眼，这醇香，这唰唰的
节奏声，让整个秋天充满芬芳。

谁的仓廪在田园那头虚怀
以待?

明日高楼

连接太阳的楼盘，一栋高过

一栋，一层靓过一层，它们相倚
相连，拔节着城市的高度。

驱车凤凰桥上，在灿灿阳光
和粼粼波光的映衬下，幕墙金光
闪闪。

那些被浮光掳走的暗影，沉
迷在时间之外，岁月之中。

无数钢筋水泥的触角，伸向
被打上句号的土地，在田间滩涂
延展。

昔日繁茂的香蕉地、甘蔗林
不再，甚至那个烟囱高耸的饲料
加工厂也销声匿迹。

一栋栋高楼，粗砺的石墙和
冷艳的涂料，让未来的空间充满
神奇和幻想。

在高楼拐弯的地方，18 号地

铁线甩出一条时间线，它躺在楼
层的记忆里，并开出花朵。

尽管这块土地还有荒芜，塔
吊还在升降，运泥车还在颠簸，毛
坯房还在生产，钢筋还在锈迹斑
斑，但慕名而至的人们，走在江边
的绿道上，放下烦躁和忧郁，享受
花香与秋月，海风与云影。

此时 ，蕉门河就是一条脐
带，营养着两岸的天空和大地。

而凤凰大道呢？一头连着生
活的脉搏，一头连着图腾的明天。

天空、高楼、草地组成了这
个世界的三原色，鸥鸟、人群、海
风构成了这个岛屿的灵与魂。

我渴望在鸟的声音里笑容
可掬，在光的普照下引颈高歌。

公共汽车在关门的一刹那，
猛地一下起动，一个胖子向前一
扑，有伤大雅地扑在一位女士的
腿上。

女士顿时尖叫起来：“站都站
不稳，还乘什么车！”

汽车又到一站。那位女士站
起身，胖子立刻坐到她的位子上。

可是，就在这时候，汽车又像
抽筋似的冷不防地刹了一下，这
位女士站立不稳，身子一晃，栽倒
了，栽在胖子的腿上。

这下，那胖子也愤愤不平嚷起
来：“站都站不稳，还乘什么车！”

这番遭遇，让人生出感慨，想

到人生的角色易换，想到自己置
身的生活也似那辆公共汽车，也
是那样猛地起动，也是那样摇摇
晃晃，也会那样时不时地冷不防
地突刹一下。于是，也像那胖子，
或者就像那位女士，一个趔趄，扑
通一声，不知坐到谁的腿上，或者
趴到谁的脚下。结果，自然招来
笑骂，听到无数的讥笑、窃笑。

之所以写这件小事，是因我
在下车之后，又想起了所读过的
那些志怪传奇笔记。设想某个男
人早上或者晚上外出，遇到一位
漂亮的女人，不但漂亮，而且善
良，而且那么善解人意。那个男
人真幸运呀！

不要笑，难道你不这样想
吗？那些男人都是谁呢？回味那
些读过的传奇，多得我都说不清
了，说得清的只有董永。

据晋干宝的《搜神记》载，董
永是汉朝千乘人。年少时就死了
母亲，和父亲靠种地维生。每次
外出，他都让父亲坐在小车上，自
己在后面推着。父亲死了，无钱
埋葬，他就自己卖身为奴，用卖身
钱办了丧事。主人知道他的贤
能，给他一万元，让他回家去，行
完守丧礼。三年后，守丧毕，他就
离家去做奴仆，路上碰见一个女
人，那女人对他说：“我愿意做你
的妻子。”于是，董永就和她一起
到了主人家。主人说：“我已把钱
给你了。”董永说：“谢谢您。蒙
您恩惠，完成守丧，我虽然是贫穷
无知，但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我
该做的事情，报答您的大恩大
德。”主人问：“你的妻子会做什
么？”董永说：“会织布。”主人说：

“那好呀，如果你的妻子能够替我
织好一百匹绢，你的债就还完
了。”于是，董永的妻子织绢，只
用十天就织完了。董永的妻子出
门时，转过身来，告诉董永：“我
是天上的织女。因为你孝顺，天
帝让我来帮助你。”说完，她就凌
空而去，一眨眼不见了。

这个故事虽然简单，后来却
不断演变，演变成《七仙女》，演
变成《天仙配》，演变成各种各样
令人遐想渴望的女神，成了各种
各样的男人真心喜爱的白日梦。

嗨，你还好吗？
情侣路，暴雨拉开夏日序幕。在瓢泼大雨中，我想

给你写一封情书。
你知道吗？我为你而留下——
我喜欢你的清纯气质，沿着海畔晨跑，跑到香炉湾

我总要停下脚步，大口呼吸着从你的胸前扑来的海
风，细细欣赏着朝阳映亮你那婀娜的身体；我喜欢你
的妩媚神态，陪伴外地友人逛街，我常常载着他们到
海边，拍摄你捧起明珠的姿态。海为舞台，山作道具，
咸咸的海风是水袖，在车水马龙的城边，演出了一场
场人与自然的协奏曲。

我喜欢情侣路的风，这里的风有各式各样的表情，
从海面刮过，从山畔赶来，游过椰叶，划进你的发丝，
钻进你的衣襟，沾着青春年少的青涩，染上人到中年
的忧伤，捎来钓者的怡然自得，蘸了蘸举目四眺的游
客的欣喜。

行走在香炉湾，渔女雕像前摄影的“咔嚓”声一
片，年轻的夫妻相依相偎；小情侣坐在栏杆上，你一
口我一口啃着同一根冰淇淋；有美貌少妇推着婴儿
车，有童心未泯的游人走到礁石边抓小螃蟹，有外地
车途经开开停停，四处寻找停车场所；求婚者拿出钻
戒，在这里单腿求婚；婚纱拍摄接踵而至；而失恋的
人也爱走到这里，倚栏沉湎往事……

远处是大桥帆影，不远处有野狸风光和日月贝倩
影，远远近近，海面还有几只鹭鸟悠哉悠哉飞过……

邱吉尔说过一句幽默的话：
“存钱是件好事，特别是父母替
你存。”指的是含着金汤匙、银汤
匙出生的人，从小就有比别人更
多的资源，赢在起跑线上，不用
太多努力就能过比他人好的生
活。许多人羡慕这种富二代，要
什么有什么，买一个包包就花掉
普通人一年的收入。

有个孩子向爸爸抱怨：“为什
么我是穷二代，不是富二代？”爸
爸说：“儿子啊！其实……你并不
是穷二代！从你爷爷的爷爷算起
到你为止，已经穷八代了！”但是
这位爸爸耐心地为儿子解说：“如
果从现在开始努力，你的儿子就
有可能成为富二代。”没想到孩子
不以为然地回答：“凭什么我辛
苦，让他当富二代？”爸爸叹了一
口气：“我当初也是这么想。”所以
这家人就只有继续穷下去。

邻居七十多岁的王先生夫
妇则是另一个例子，他们省吃俭
用地穷养自己、富养儿孙，是大
多数中国父母的典型写照。他
们完全忽视自己，不舍得吃穿旅
游，没能好好享受老年生活，只

想着再努力为孩子多存点钱才
放心。父母有义务为孩子存钱
吗？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王老
夫妇太想不开，如果子女能干，
干嘛留钱给他们，后代可以自己
赚；如果不能干，留遗产也是败
光，不如不留。犹太人的说法
是：“速得的产业，终久不为福。”
林则徐也说过：“小孩若如我，留
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
志。子孙若不如我，留钱做什
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某些父母老的时候特别有感
触，有病的时候，孩子越多越好，
分家产的时候，最好只生一个。
但也困惑应该留给努力乖巧的孩
子多一点钱？还是考虑给不成材
的孩子多一点帮助？这是父母的
挣扎，“家产给老大多一点，反正
老二那么能干。”遗产分配是一个
棘手的问题，小时候，兄弟姊妹会
抢爸妈的爱，长大后，也只有手足
会争父母的产业。

更有人警惕父母财产分得
太早，“老本要保管好，儿女不孝
免烦恼”。有钱人家问题更复
杂，如果产业分配不当，导致后

代勾心斗角，兄弟阋墙，因此家
族分崩离析的故事时有所闻。
香港富豪家族之间的争产大戏
常常上演，全世界都在等着看几
房妻子与儿女如何出手。一旦
到了分产时刻，难免暴露人性贪
婪及势利的一面，所谓“患难见
真情，分手见人品，分产见教
养”，良知亲情都变得不再重要，
兄弟姊妹成了仇人，撕破脸吃相
难看，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你不
仁我不义，六亲不认。

有的家庭强调留给后代智
慧与正确价值观比什么都重要，
身教及言教，才是儿孙一辈子受
用不尽的财宝。最近听到一位医
生朋友的决定：“人遗子孙以钱
财，我遗子孙以品德。”他写好遗
嘱，说他百年之后要送给家人“一
亿一千万”，“一亿”是家人美好的
回忆；“一千万”是千万要忘记失
去他的伤痛，重新快乐起来。医
生计划用毕生努力赚来的钱财成
立基金会，转给更有需要的弱势
族群，难得的是，他的太太和孩子
都能理解，支持他的心愿和做法，
完成美事一桩。

□何霖

一边是种植水稻和观赏植物
的农业公园，一边是雨后春笋般
高楼林立的横沥岛尖

情侣路情书
□陈彦儒

海为舞台，山作道具，咸
咸的海风是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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